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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针对数字化乡村建设中设计在地性弱，传播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道”

与“象”的美学向度引入现代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策略，将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从而发

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更多可能性，以期丰富对传统道象关系的理解和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方法：

分析了“格物致道”与象思维相关思维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将“象”与“道”的哲学概念引入设计学领

域，总结了当地村落的人文地域文化，并通过观物取象、离象再现、意象相融等手法，对地域文化中蕴

含的隐喻内容进行现代视觉性的转化。结果：是将有限之“象”体现无穷之“道”的转化过程，通过设

计实现对具体器物的抽象形式表达，从而丰富其文化内涵与审美意义。结论：“以器载象，格物致道”

的道象关系是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当代社会语境下，不断延续壮大，产生新的变

化。其蕴含的自然之道、阴阳和谐之道、度物取真之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工匠求真精神对当今新农村数字

化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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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weak localization of design and insufficient dissemin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we propose the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the aesthetic pointers of 
“Dao” and “Xiang”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digital 
villages, and giving them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modern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his 
way, we can explor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 and Xi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theory. In this way, more possibilities of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explored,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re-
lationship between Dao and Xi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theories.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inking and methodology related to the “The Philosophy of Artifacts” and ele-
phant think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lephant” and “way”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design, and the humanistic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local villages is summarized, and the local cul-
ture of the village is summarized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objects. It summarizes the humanistic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local villages and transforms the metaphors contained in the regional cul-
ture into modern visualization through the techniques of taking images from objects, reproducing 
images, and blending imagery. Result: It is a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limited “image” to reflect 
the infinite “way”, and realizing the abstract expression of concrete objects through design, so as 
to enrich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meaning.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o and the image of “to carry the image in the vessel, to realize the Tao” is one of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way of thinking, and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
rary society, it continues to grow and produce new changes. The way of nature, the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the way of taking the truth from things, and the spirit of truth-seek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en still have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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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造物历史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审美文化。几千年以来“象”思维作为

传统中国艺术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哲学、心理，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象”

作为一种审美概念，老子强调“气”生万物，万物化“象”，旨在将现实寓意的具体现象幻化为哲学意

义的“象”。象谓之于道，则是一种达物之真，通达于道的提炼与内隐过程，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统一的

艺术哲学格局。文章旨在对“道”与“象”的哲学思维进行剖析，以设计美学为视角，基于地域主义，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传统思维的应用，从情感与设计心理学体验出发，对扬州市鹅村村数字化新农村建设

实践中的设计方法与风格等进行探讨，从美学等多层次阐释解析中国传统工艺思想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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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困境 

以往的新农村数字化设计，主要是以现代化的表现手法进行创作，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特色与文化

资源，同时也造成了在地性弱以及传播力度小的问题。文章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思维“格物致道”

与象思维的思考，结合新农村建设中文化蕴涵的隐喻内容，对传统村落的视觉转化以及理论构建，提出

了要与古代造物观念相结合，通过观物取象、离象再现、意象相融等设计手法，对传统的村落图形进行

提取、衍生与转化，以扁平的设计风格凸显背后之“道”。其次，在图形创新方面，笔者认为数字化乡

村设计中如何解决当地特色与图形本身寓意的问题，同时简化具象复杂的图形，讲究“精简”并融入活

跃的色彩特征，强化记忆点与视觉效果，利用明暗对比、虚实对比、疏密对比与曲直对比增强图形的层

次感是本文应该解决的问题。 
本次设计的特点是结合了“格物致道”的语意，基于对数字化乡村建设的视觉转化与古代造物思想

的契合，使设计更具有现代感，易于传播。希望在探究传统道象关系为基础的新农村地域视觉转化和驱

动创新方面发挥特定的作用，进一步传播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积极作用。 

3. “格物致道”以器载象的造物启示 

“格物致道”与象思维是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核心范畴领域，不仅是构成器物之美价值的体现，而

且是设计中“观物取象”造物思想的衍生。《周易》中将象思维延展出“制器尚象”、“立象尽意”等

重要议题，而道家哲学则指出器物背后的隐喻之道，揭示了器物的意象特征与内在规定性，作为中国传

统设计思维方式，象意于道之中，而道也绝非是抽象的存在，要通过有形的“器”得以显现。 
(一) “以器载象”——物质的意象特征。 
1. 器与象的哲学范畴。在艺术学领域所谓的“器”指的是人类所有的造物行为，包括器具、器物等

范畴。这里的“器”指有形的能被把握的实体，而“象”则是更抽象的存在，是超越于器物之上“道”

的显现。郑里虹讲：“中国传统器物设计，实际上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观念层次，即设计思维、

造物思想、器物审美。二是技术层面，即与造物相关的材质、肌理、色彩关于器与象的关系。”[1]而《周

易·系辞上》指出：“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2]“象”是形而上的体现，同时也不同于纯粹的抽

象，它既不脱离现实存在，又不受限于纯粹的具体形象。《周易》之“象”并不是简单纯粹的形象，而

是对“意”总结归纳并形成的“象”；而《周易》“之器”则是构成事物之美的外在集合，是通过工艺、

材质以及生产技术制作而成的集美观与功能性为一体的器物，任何器物都是象器相融的体现，包含自身

审美属性与历史价值内涵。 
2. “以器载象”之意象观。《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3]这里

之“象”本质上是无形的存在，是能显现事物本质的体现。在中国传统工艺观范畴下，这种对于“象”

的理解进而衍生出“意象”理论的发展，意象强调的是意境之外的存在，“象”是“意”的根源，是将

有限的器物体现无限之“意味”的存在。而“以器载象”在设计中表现为意象的发展与应用，器物制作

从内在的结构功能到表象的装饰，都不仅仅体现了实用功能或是审美属性，而是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人文

内涵与意义，器物设计主要是通过“以器载象”的方式呈现出超乎具体物象之外的丰富内涵，本质上，

这与文学艺术里“意象论”的发展是一致的，都是对“道”的某种隐喻。 
(二) “格物致道”——物质的内在属性 
“格物”一词指从事物、经验中求得道理，即演绎法。“格物”与“致道”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

整体。其内涵是“格物”并不是简单的对事物表象的理解，而是对事物理性的思考方式，而“致道”则

是在格物的基础上，对天地万物阴阳规律的总结以求通达于“道”的过程，这里的“道”是总结归纳事

物内在规定性的一部分，是表现事物“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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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所指“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4]道是一

种形而上的范畴，而器物则是形而下的所指，格物致道里的“器物”与“道”皆是由阴阳变化而成，阴

阳变化则是“道”的基础属性，《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5]。可见，道是天地万物规律的比拟与象征；是使各种事物具象发展的东西；是物质

的内在属性。所以对“道”的追求要耕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不能脱离天地向外求之，要从直接可

见、具体的器物中去认识、感知、领悟“道”。所以器物赋予“道”之形象与外在，而“道”则给与“器

物”以高度与韵味，做到“格物”方能“致道”。 

4. “度物取真”道器相融的美学向度 

(一) 度物取真——自然天成意蕴。对“格物致道”的造物启示，推动了对“真”的追求，“道”与

“真”在哲学范畴上是一脉相承的。荆浩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6]这里的“真”不是

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具体形象上的，而是在形象之上注入人文精神与“道”的内在精神本质，荆浩的“真”

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观察与描绘，以其真实形态展现“真”；其二是展现山水背

后之“道”与气韵生动之景，以表现宇宙万物生态的“真实”，这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格物致道”有

着相同的旨归。 
李砚祖先生说：“在设计上，循天时、守地气、尊重自然的设计观念，还导致了对自然物的仿象和

再现意识。”[7]道家观念强调艺术对万物的自然属性，自然而然，即天地本性的自为特征，自然是“道”

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在传统中国造物思想中，无论是造型、工艺等都遵循着“度物取真”已求通达于“道”

的过程，这里的“物”寓意自然之物，而这里的“取真”也就是道法自然的衍生，是对“自然规律”的

运用与遵循。 
(二) 负阴抱阳——阴阳和谐之美。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道”的功能便

是化生万物，万物皆是“冲气以为和”的表现，体现出万事万物阴阳对立统一为整体的属性，由此形成

中国古代典型的气化论宇宙观，基于这种设计美学思想下的器物设计，往往将器物作为天地事物宇宙的

缩影，隐喻着“天人合一”的阴阳之宇宙观。阴与阳两者平衡是万物形成的内在规定属性以及先决条

件，其中由阴阳变化而衍生的有无、虚实等形式关系，是构成器物之美的基本属性。王夫之在《周易

内传》中说：“制器尚象非徒上古之圣作为然，凡天下后世所做之器，亦皆暗合阴阳刚柔虚实错综之

象。”[8]这里对“象”的理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运用阴阳天道的方法，其二是工匠制作器物的手段。

而设计是将两者合二为一的过程和统筹，只有器物具有“符合天道”与阴阳规律之道，才能行之久远

以达“和”。 
(三) 通达于道——气象合一语境。汉代《淮南子》言：“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

者也”[9]，这里强调“气”生万物，万物大化为“象”，从而统一天地万物为整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

绘画中，谢赫强调“气韵生动”，“应物象形”揭示了气象合一的内在联系与审美规定。“气”与“象”

本身就具有相似的哲学内涵，两者在逻辑上相互包含贯通。是通过生动的“气象”观使得“道”自然的

呈现出来的动态过程，目的是在于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情景”，即一种具有流动性与可能性的情景，

是在天地自然的感受下对自然的真实的表达与流露，从而彰显万事万物背后隐喻之“道”的表现。 
对此，中国古代传统的宇宙观则是一种生机盎然的气化动态宇宙观，是富有动态节奏性与整体论的

宇宙概念。宇宙万物皆体现着一定的周期与流变性，万物的生成、消亡都是气流动变化的体现。中国艺

术对于“道”与象思维的衍生同样体现在“气象合一”上，在碎片化的当今时代背景下，强调气象合一，

通达于道的意义，对新农村数字化建设以及复兴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再创造、以及创新设计发展有着

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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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格物致道”与象思维视域下数字乡村实践研究 

(一) 观物取象：特征元素的提取 
鹅村村位于常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当地自古以来便流传这样一句谚语：“脚踩荭渣，头顶芦花，

吃得藕渣，开门见浪花”。可见，当地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的设计资源包括当地的人文遗产：荷

园以及温泉地热资源；民俗资源包括宝应鲁跺乱针绣、扬州指弹等；特色农作物包括莲花、莲藕等；主

要饮食文化涵盖宝应藕粉、鹅毛雪片等。主要设计元素提取自图形化后的当地文化特色。设计主要从视

觉场景化、地域特色化、IP 象征化三个角度进行深入，如图 1。 
 

 
Figure 1. Goose Village graphic idea source 
图 1. 鹅村村图形创意来源 
 

“取物观象”源于《周易·系辞》泛指：通过观察万事万物的变化而得到规律与卦象，但“象”不

仅仅指卦象，同时在艺术性领域，赋予了更为丰富的艺术内涵，这与“格物致道”本质上是一致的，基

于鹅村村当地地域文化所隐喻的内容进行提取，进行视觉化的转化，通过设计实现对具体事物抽象形式

的表达。鹅村村数字化乡村设计主要分基础设计部分、深化设计部分、应用延展设计部分，如图 2。 
 

 
Figure 2. Overall project framework 
图 2. 项目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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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离象再现：图形的解构与重组 
1. 标志设计。“离象再现”指提取当地特色重要元素图形化的基础上，通过“演化衍生”解构重组

图形，以延展出各种辅助图形与形象，是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 
在对鹅村村数字化乡村中，笔者的标志设计来源主要是天鹅、鱼群、温泉等。在标志设计中，以汉

字中“鹅村”二字作为设计基础，达到简洁鲜活的视觉形象。将当地地域化的特色元素图形进行解构重

组，运用古代传统哲学思想“格物致道”与象思维的思考方式，达到形似但有“意味”的视觉感受。将

标志图形进行“象”的分解，从而加深感官体验。而在图形处理上，则是用点、面的组合，结合笔画的

面构成，达到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关系，丰富视觉感受，如图 3。 
 

 
Figure 3. Goose Village logo design 
图 3. 鹅村村标志设计 
 

2. 图形设计。在鹅村村数字化乡村设计中，笔者所选用的辅助图形元素来源于鹅村村在地元素的提

取，例如以莲花为设计基础的二方连续图形以及鹅、水、鱼群元素的排列，如图 4。在图形元素设计上，

笔者采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法以及扁平的图形风格与标志设计相呼应，以象思维的表现手法结合鹅村地域

元素以及露营节日策划，以期呈现极具现代化且通达于“道”的视觉体验。结合当地特色的建筑、荷藕、

天鹅以及露营元素，以达到“意形似，类相合，道相通”的视觉高度，给观者以场景化的视觉呈现，如

图 5。 
3. 形象设计。在形象设计上，笔者运用当地特色的鹅元素以及莲藕装饰和荷叶元素，使观者对村落

产生联想与发散，在色彩上运用明亮的鹅黄色作为基色，使村落形象具有鲜明的视觉冲击力与活力，如

图 6。 
 

 
Figure 4. Goose Village auxiliary graphic design 
图 4. 鹅村村辅助图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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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Goose Village graphic design 
图 5. 鹅村村图形设计 
 

 
Figure 6. Goose Village image design 
图 6. 鹅村村落形象设计 
 

4. 色彩设计。笔者认为，以往同类设计仅仅是在一个色彩系统上演变，虽整体有节奏感，但也欠缺

对单个村落特殊的色彩感情，单单是用一种颜色来区分，不足以展现村落现代化的活力气氛，失去了对

传统色彩的理解。鹅村村数字乡村设计中对于四套色的运用；鹅黄，橙，绿，蓝。用鹅黄作为基础色，

使得设计具有了历史感与深沉感，同时缤纷的色彩也为设计带来了趣味性与活跃感，色彩作为调和的一

部分，使观者能在设计中感悟“道”之玄妙与活力感，如图 7。 
 

 
Figure 7. Design color 
图 7. 设计色彩 

 
(三) 意象相融：系列应用展示分析 
1. “去玩鹅”大地露营企划。“去玩鹅”大地露营企划是对于鹅村村整体形象的活动策划，图形上

将在地化的元素作为线索，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情感。字体上，用厚重的黑体字作为设计基础，

进行字体再设计，体现浓重的历史感与责任感。在色彩上采用黄绿色调的组合，富有童真感与趣味性，

丰富视觉图式，如图 8。 
2. 系列海报应用设计。在“荷韵藕香”海报设计应用中，色彩上采用鹅黄与浅蓝组合丰富整体色系。

而在海报设计版式上，笔者采用强烈的点线面对比，运用对图像的组合和分割表现，考虑二维平面的节

奏与韵律。呈现出一种极简的设计风格，画面中的图形与设计元素都极为精简，表达鹅村村当地活泼的

村落特色与人文内涵。在“荷鹅美美”海报应用中，结合在地化的露营元素以及场景化的视觉呈现，结

合鹅、火堆等元素，体现活跃富有人文气息的在地化鹅村形象，具有美学价值与时代价值，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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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Go Play Goose” Earth Camping Project 
图 8. “去玩鹅”大地露营企划 
 

 
Figure 9. Goose Village series poster design 
图 9. 鹅村村系列海报设计 

6. “格物致道”与象思维在数字乡村文创中的应用 

衍生产品应用是宣传设计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体现设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体现着艺术性与

创造性的应用方式，设计衍生根据“格物致道”范畴进行思考，根据设计本身的创作特定为产品施加语

意，使其转化为更容易阅读与传播的视觉符号，增加大众对设计的族群认同感，同时使设计更具有竞争

力。对此，笔者根据鹅村村地域文化为特征，进行了以下思考。 
(一) 文化纪念品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纪念品成为了热门的旅游营销传播方式，成功的文创设计可以帮助人们感受

乡村的魅力与人文内涵，从而更好地达到情感共鸣。在展示设计中，笔者以丝巾、拼图、挂件作为切入

点，具有把玩价值，如图 10。 
(二) 盲盒设计类 
现代盲盒设计，不再拘泥于产品的功能与形态，而是否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人文色彩也成为批判

一个设计好坏的标准之一。当今盲盒产品设计更加注重趣味性与创新性，而鹅村“潮玩乡野”这类带有

时代温度的旧物件，在如今更能唤醒青年们更深层次的共鸣，而盲盒也在其功能性的基础上，更为注重

它的收藏与审美的价值，如图 11。 
(三) 其他延展设计类 
在鹅村其他延展设计中，浏览牌不仅赋予了认知的性质，它同样是一种见证，见证观者与鹅村村数

字化乡村建设的碰撞、思考、与感悟。它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寓意：强化了族群对于自身潜意识归类的

特质，使其在使用过程中与其文化内涵产生联想，人们在自己的认知需求上的设计进行诠释，更容易产

生共鸣，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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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ultural souvenir design 
图 10. 文化纪念品设计 

 

 
Figure 11. Goose Village blind box design 
图 11. 鹅村村盲盒设计 

 

 
Figure 12. Other extended designs for Goose Village 
图 12. 鹅村村其他延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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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格物致道”与象思维在数字乡村中设计应用总结 
本次设计将主要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维——“道”与“象”的美学向度在现代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运

用，将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主要设计元素提取自当地地域文化蕴含的隐喻内容，通过

观物取象、离象再现、意象相融等手法，进行现代视觉性的转化，将图形应用于海报以及衍生品之中。

通过设计实现对具体器物的抽象形式表达。采用“格物致道”与象思维的设计手法，具有以下特殊的审

美方面：1) 艺术形式上的隐喻性。笔者认为在表达形式上讲究精简与隐喻。这种简单是在表现形式层次

上的，在艺术内涵上往往是复杂且传达深意的。2) 元素上的关联性。对于零星细节的强化突出各元素之

间的关系，同时使得海报具有了完整性与独特性，在本设计中，突出表现鹅村村数字化建设情感的传播，

情感表达使得作品更具有感染力与艺术魅力。3) 内容上的意味性。创作所需的内容本身就是大众生活环

境与心理需求的折射，因此在本设计中突出了图形背后的“道”与象的关系，结合新农村地域视觉特征

进行创作。 
“以器载象，格物致道”的象道关系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当代社会语境下，不

断延续壮大衍生产生新的变化。其蕴含的自然之道、阴阳和谐之道、度物取真之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工匠

求真精神对当今新农村数字化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新农村数字化建设视觉化的设计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图与文相结合的方式上。传播力

度小，图形可视化效果较为薄弱。随着后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如何把在地地域文化视觉化，进而更好

的与游客互动，成为了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本文探讨了在“格物致道”与象思维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

旨意下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对目前数字化建设在视觉传播中存在问题的概括，提出利用

视觉转换的手段，强调中国艺术对“道”的比象，以期丰富道象思维以及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 

7. 结语 

“格物致道”与象思维是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核心范畴，不仅是构成器物之美价值的体现，而且是

设计中“观物取象”造物思想的衍生。作为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象意于道之中，而道也绝非是抽象

的存在，要通过有形的“器”得以显现。其中蕴含的自然之道、阴阳和谐之道、度物取真之道以及中国

传统的工匠求真精神仍具有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通过观物取象、离象再现、意象相融等手法，以

期为新农村数字化视觉建设提供新思路。随着数字媒体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视觉表现

形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视觉领域，而应该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形成全方位多感官的未来图像呈现方式。

未来对于新农村地域主义的研究可以侧重于对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研究。对于象道关系的感悟，不仅可

以满足大众的认知需求、审美价值、寄情写意的情感追求。同时在碎片化、观念趋同的时代困境下，也

利于复兴中国传统艺术设计思维、以及实现艺术设计与审美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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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有图片均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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